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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龙岩市连城县宣和乡培田村

开往春天的小火车
文<黄渺新

江西省赣州市上犹县梅水乡园村村

在浙江三门，说起岩下潘村，几乎

无 人 不 知 、无 人 不 晓 。 这 是 一 处 既 有

山水风光，又有廊桥古韵的美丽乡村。

春 水 初 暖 ，开 车 去 岩 下 潘 村 。 出

门 时 天 有 点 阴 ，云 团 把 日 光 遮 蔽 了 。

从 一 个 村 落 到 另 一 个 村 落 ，岩 下 潘 村

掩 映 在 群 山 之 中 。 途 中 常 遇“Z”字 形

转 弯 ，一 个 弯 一 个 弯 过 去 ，总 有 意 想

不 到 的 风 景 ：几 株 古 樟 ，一 条 溪 水 ，一

个 沟 渠 ，一 片 花 草 ，有 色 彩 在 眼 前 跳

跃 。 一 个 村 姑 ，提 着 一 个 篮 子 ，晃 着

腰 肢 ，走 在 村 边 的 小 桥 上 ，微 微 的 笑

容，让人想起那首《桥边姑娘》。

岩 下 潘 村 藏 在 湫 水 山 下 ，前 面 是

银 子 滩 ，后 面 是 虎 岩 山 ，进 村 有 一 条

石 板 道 。 左 边 是 田 野 ，右 边 是 民 房 。

房 子 旧 旧 的 ，屋 脊 上 的 瓦 片 重 重 叠

叠 ，老 墙 上 的 灰 雕 ，有 着 时 光 的 印

记 。 路 旁 的 古 樟 笼 罩 着 村 屋 ，山 风 拂

过 ，树 叶 簌 簌 地 响 起 。 村 屋 旁 ，一 树

梨 花 寂 寂 地 在 墙 角 开 着 ，风 过 处 ，花

瓣 落 下 ，一 片 一 片 ，雪 花 一 般 。 落 在

瓦 背 上 的 梨 花 四 散 开 来 ，尽 显 清 幽 之

味 。 这 轻 轻 簌 簌 之 音 ，不 仔 细 听 是 听

不到的，却能感受到飘落的唯美。

绕过几座村屋，不经意间，看到一

溪潺潺的流水和一座古老的廊桥。我

有 几 秒 钟 的 停 顿 ，当 再 一 次 确 切 地 把

眼 光 投 过 去 时 ，仿 佛 看 到 一 道 彩 虹 挂

在 绿 水 青 山 间 。 整 座 廊 桥 桥 体 色 泽

朱 红 ，桥 屋 构 架 气 势 恢 宏 ，挑 出 的 檐

角 弧 度 深 远 ，桥 身 弯 曲 俯 伏 在 溪 流

之 上 ，这 就 是 岩 下 潘 村 最 美 的 双 龙

廊 桥 。

多年前，看过那部经典电影《廊桥

遗 梦》后 ，廊 桥 便 以 一 种 诗 意 的 方 式

存 在 我 的 印 象 里 。 彼 时 ，我 用 思 维 和

心灵虚幻着廊桥。当真正面对这一座

廊 桥 时 ，我 的 心 中 荡 着 万 千 激 情 。 双

龙 廊 桥 有 百 米 长 ，横 跨 双 龙 溪 两 岸 ，

桥 下 溪 水 清 澈 。 选 一 个 角 度 ，静 静 地

凝望。边上有导游在细细解说这座桥

的历史和一座桥对于一个村庄的重要

意 义 ：一 座 桥 ，打 通 了 旧 与 新 ，跨 越 了

过去、现在与未来……我躲开人群，走

到 僻 静 处 ，鞋 跟 在 桥 面 上“ 咚 咚 ”踩

过 ，那 回 荡 的 声 音 有 一 种 穿 越 时 空 的

感觉。

印 象 中《廊 桥 遗 梦》里 的 那 座 桥 ，

与眼前的这座廊桥重合又错开。小镇

的 廊 桥 工 艺 之 巧 、造 型 之 美 ，远 比 电

影 中 的 廊 桥 更 奇 妙 、更 独 特 。 这 里 没

有 罗 伯 特 和 弗 朗 西 斯 卡 ，却 有 很 多 匆

匆 而 来 的 游 客 。 站 在 桥 上 ，一 些 久 违

的 情 绪 慢 慢 萦 绕 过 来 ，心 突 然 空 空

的 ，似 乎 什 么 都 没 有 了 ，又 仿 佛 溢 满

了 什 么 ，这 是 一 种 奇 怪 的 感 觉 。 远

眺 ，山 色 空 蒙 ，低 头 ，桥 下 水 声 潺 潺 。

石 阶 、古 树 和 木 廊 桥 ，这 一 切 聚 集 到

一 处 ，再 加 上 青 山 绿 水 相 互 映 衬 ，俨

然就是一幅古意盎然的宋画。

太 阳 快 要 落 山 了 ，光 线 从 山 脊 上

投 射 过 来 ，洒 落 在 桥 面 上 ，光 斑 时 不

时 在 跃 动 。 对 面 的 河 岸 边 ，柳 枝 轻 盈

地 垂 飘 着 ，一 位 穿 着 婚 纱 的 女 子 正 在

拍 婚 纱 照 。 她 轻 启 嘴 角 ，幸 福 地 微 笑

着 。 爱 情 赋 予 她 美 好 和 温 馨 ，看 她 脸

上 的 盈 盈 笑 容 就 知 道 了 。 此 时 此 景 ，

正 应 了 那 句“ 你 站 在 桥 上 看 风 景 ，看

风景人在楼上看你”的诗意。

沿 着 木 质 台 阶 下 来 ，禁 不 住 桥 下

溪 水 的 诱 惑 ，提 起 裙 角 ，在 哗 哗 溪 流

中 的 石 碇 步 上 小 心 地 行 走 。 那 水 声 ，

虚 幻 得 像 一 个 梦 。 溪 水 飞 快 地 流 动

着 ，偶 尔 蹦 出 一 两 条 小 鱼 ，激 起 轻 微

的 水 声 。 水 雾 弥 漫 ，此 时 此 景 ，让 人

疑 是 仙 境 。 涧 边 不 知 什 么 时 候 出 现

了 几 对 年 轻 的 情 侣 ，他 们 牵 手 在 碇 步

上 走 过 ，笑 声 如 清 泉 般 洒 落 。 望 着

他 们 的 背 影 ，不 免 感 叹 年 轻 真 好 ，守

着 自 己 心 爱 的 人 轻 歌 浅 唱 ，真 是 一

种 幸 福 。

本 想 去 水 坊 街 走 走 ，那 里 和 村 子

就 隔 一 条 溪 ，突 然 之 间 又 不 想 去 了 。

廊 桥 边 有 一 幢 幢 休 闲 式 的 别 墅 ，吃

饭 、住 宿 、喝 茶 ，都 可 以 。 看 时 间 是 该

吃晚饭了，于是选了 1 号餐馆，推门进

去 。 打 扮 雅 致 的 老 板 娘 微 笑 着 招 呼 ：

“ 吃 点 什 么 呢 ？”她 一 身 碎 花 棉 质 衣

服 ，一 头 渐 长 的 黑 发 ，皮 肤 特 别 白 ，一

双 眼 睛 又 黑 又 大 ，眼 角 含 笑 ，说 话 轻

轻 细 细 的 。 点 了 几 样 海 鲜 和 蔬 菜 后 ，

便微笑着和老板娘聊了起来。她围着

布 兜 ，双 手 不 停 地 忙 碌 着 。 她 说 自 己

从 西 安 嫁 到 江 南 村 落 ，就 是 迷 恋 这 里

的山水风光。站在她身后的是一位憨

厚 的 男 子 ，她 看 了 他 一 眼 ，眼 里 满 是

柔 情 ，嘴 里 含 着 笑 ，“ 还 不 是 被 他 骗 来

的 ”。 接 着 ，她 用 轻 淡 恬 静 的 笑 容 告

诉 我 ：这 里 山 好 水 好 人 更 好 ，适 合

呢 。 转 身 ，她 端 起 一 盆 蔬 菜 ，继 续 在

厨 房 忙 碌 ，脸 上 挂 着 一 份 从 容 和 满

足 。 我 没 有 再 打 扰 ，瞧 他 们 夫 妇 脸 上

的笑意，心想：这就是爱情吧。

在这陌生而温馨的小院里享受了

美 味 的 海 鲜 餐 后 ，黄 昏 渐 渐 黯 淡 下

来 。 告 别 岩 下 潘 村 ，告 别 那 对 夫 妇 ，

走 在 夕 阳 的 余 晖 里 ，廊 桥 以 静 默 的 姿

态立在溪边。一股绵长的风从远处吹

来 ，掠 过 古 村 、溪 水 。 挥 挥 手 ，想 着 自

己 把 这 一 天 安 放 在 春 光 里 的 廊 桥 ，感

到特别满足。

穿过累累青山，沐浴着缥缈春雨，

还未正式到达目的地，远远地，我已瞧

见 一 枝 娇 俏 的 春 色—— 几 树 梅 花 正 杵

在 青 砖 黛 瓦 前 ，顶 着 满 头 粉 白 招 摇 地

迎客。

这 让 我 有 些 惊 讶 ，因 为 龙 岩 近 日

连 天 阴 雨 ，我 早 在 心 里 做 好 了 风 景 萧

瑟 的 预 设 。 然 而 ，眼 前 的 花 枝 伴 着 培

田 古 村 淋 着 连 绵 春 雨 ，身 姿 却 丝 毫 不

显萧条。梅花宛如穿着粉嫩春衫的少

女 ，一 阵 风 来 ，花 瓣 沾 着 雨 珠 飘 向 村

内 ，便 像 她 捂 着 嘴 偷 笑 ，转 身 小 跑 离

去，吸引着每一位来客，去探寻这座客

家村落的前尘旧事。

烟 雨 如 丝 ，我 打 伞 走 过 刻 着“ 恩

荣 ”二 字 的 石 牌 坊 时 ，恍 惚 间 ，仿 佛 看

见 百 年 前“ 文 官 下 轿 、武 官 下 马 ”的 盛

景。而在光绪帝为表彰御前侍卫赐下

这 道 石 牌 坊 前 ，培 田 古 村 还 另 有 一 番

盛况。古时，石牌坊下这条千米长街，

是培田的书生们前往汀州科考的唯一

通 道 。 培 田 重 学 ，现 存 书 院 仍 有 6 所

之 多 ，其 中 仅 南 山 书 院 培 育 的 秀 才 便

多 达 百 人 。 所 以 ，这 条 街 又 被 唤 作 秀

才街。

雨 水 将 秀 才 街 的 青 石 板 染 成 墨

色，我的脚步如同墨迹，和无数文人墨

客 的 足 迹 隔 着 时 空 重 合 。 再 往 前 走 ，

一座小巧精致的文武庙悄然而立。一

座小庙，同时供奉着孔夫子与关二爷，

这在全国范围内也属罕见。培田人既

崇 文 、又 尚 武 ，山 野 田 地 间 的 农 人 ，更

是培田人不疏躬耕的证明。

沿着秀才街漫步，雨滴在屋檐、伞

面和长街一侧的引水渠里奏乐。逐渐

瓢泼的雨势里，几扇木门自顾自开着，

上 了 年 纪 的 老 人 搬 着 竹 凳 坐 在 门 内 ，

见 我 形 单 影 只 ，忙 招 呼 我 进 去 避 雨 。

“来找哪个亲戚呀？”老人家语气亲切，

听说我是观光客后，拉着我的手，热心

地 为 我 引 荐 培 田 的 景 点 ：“ 等 雨 停 了 ，

你先去官厅看看，还有南山书院……”

可 春 雨 连 绵 ，哪 里 有 要 停 的 意

思？我和老人家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

着 ，雨 水 如 注 。 清 香 浸 润 在 湿 漉 漉 的

空 气 里 ，我 寻 香 问 路 ，最 后 ，视 线 落 在

老人家中天井的一盆盆兰花上。兰花

的香气被雨水放大，隐隐沾染在木门、

木柱、窗棂之间。老人家说，培田古村

家 家 户 户 都 养 兰 花 ，已 是 上 百 年 的 习

俗了。

等 我 趁 着 雨 势 小 些 ，前 往 官 厅 与

南 山 书 院 ，才 知 老 人 家 所 言 非 虚 。 这

里 几 乎 每 一 座 院 子 的 天 井 中 ，都 开 着

青 绿 的 兰 花 。 其 中 ，容 膝 居 的 兰 花 最

叫我惊艳。容膝居是举世罕见的女子

书院，进门的天井影壁上书有“可谈风

月 ”四 字 ，再 底 下 ，就 是 自 顾 自 开 着 的

兰 花 。 我 举 着 伞 站 在 容 膝 居 中 ，此 时

无风无月，但当我伸手轻触兰花瓣，雨

珠 从 屋 檐 瓦 当 上 垂 落 在 我 手 腕 间 时 ，

兰 香 浮 动 ，梅 影 在 心 ，一 时 已 风 月 无

边。可谈风月，从来不只是清风明月，

而是梅与兰，是青砖黛瓦，是花瓶形状

的 门 洞 ，更 是 上 了 年 纪 的 老 婆 婆 鬓 角

的银丝。

村 子 一 角 ，水 车 早 已 不 再 转 动 。

还 没 到 荷 叶 田 田 的 时 节 ，水 面 有 些 落

寞 ，我 却 不 寂 寞 。 明 时 瓦 、清 时 木 、今

时 人 烟 ，齐 聚 当 下 ，游 览 古 村 落 ，怎 么

会无聊呢？明明处处好玩。门、瓦、石

头、兰花、影壁，对照古今，每一件都耐

人寻味，且待我徐行漫步，将培田的桩

桩件件，细细把玩。

皖南泾县查济村，山色如黛，水色

似 翠 ，一 向 是 美 院 师 生 情 有 独 钟 的 写

生佳处。

春 天 ，溪 边 的 柳 丝 早 已 迫 不 及 待

地 吐 出 嫩 芽 ，当 仁 不 让 地 展 示“ 绿 丝

绦 ”的 媚 人 春 色 。 循 着 山 道 往 下 走 ，

蓦 然 回 首 ，就 见 一 树 广 玉 兰 举 着 洁 白

的 花 朵 ，兴 致 勃 勃 地 在 明 显 回 暖 的 山

风中摇曳。还有散布于山坡上的油菜

花 ，层 叠 着 浓 重 的 花 色 ，就 连 近 旁 的

山涧水也被染成金黄一湾了。

几条清亮的小溪顺着山势蜿蜒而

下 ，欢 快 地 跃 入 清 澈 如 镜 的 河 流 。 溪

边 突 兀 着 几 块 形 似 走 兽 的 花 岗 石 ，束

着 围 腰 的 村 姑 就 着 溪 水 淘 米 洗 菜 ，溪

水把她们的说笑捎向山外。几只鸭子

你 追 我 赶 ，摇 着 泥 黄 的 鸭 蹼 在 水 中 嬉

戏 。 溪 岸 上 ，几 个 少 女 坐 在 马 扎 上 捧

着 画 板 ，对 着 灰 白 墙 上 垂 下 的 一 丝 老

藤 凝 神 思 索 ，或 许 她 们 是 在 寻 找 奇 妙

的灵感？

查 济 枕 山 面 水 ，古 木 参 天 。 元 代

以 来 ，家 境 殷 实 的 徽 商 留 下 众 多 古 建

筑。如今 ，村中还有古建 140 余处 ，其

中 桥 梁 40 余座、祠堂 30 座、庙宇 4 座。

元 代 建 筑 德 公 厅 屋 ，3 层 门 楼 ，厅 内 低

檐 为 楠 木 材 质 ，粗 矮 浑 圆 ，敦 厚 古 朴 。

明 代 的 进 士 门 、涌 清 堂 ，雕 梁 画 栋 ，结

构精致，最能体现徽派古建特色。

一 条 石 板 街 缘 溪 而 上 ，串 联 起 古

村 的 老 屋 、店 铺 、祠 堂 。 走 进 大 户 人

家 ，就 能 看 见 廊 檐 下 、门 厅 旁 镶 嵌 的

内 容 精 细 、工 艺 精 湛 的 砖 雕 ，这 是 徽

派建筑的特色。砖雕内容以历史故事

居 多 ，如 姜 子 牙 垂 钓 、闻 太 师 回 朝 、桃

园 三 结 义 、郭 子 仪 勤 王 等 ，画 面 相 连

便 是 故 事 ，人 物 刻 画 栩 栩 如 生 ，细 腻

到连脸部胡须都能看得清清楚楚。

马 头 墙 也 是 徽 派 建 筑 的 特 色 之

一 。 它 们 居 高 临 下 ，傲 视 着 秀 山 丽 水

怀 抱 中 的 古 村 落 ，数 百 年 来 都 是 这 样

从 容 不 迫 。 墙 下 、门 前 、廊 沿 ，乡 民 铺

出 竹 席 竹 匾 晾 晒 笋 尖 ，被 阳 光 收 紧 的

嫩笋飘散着诱人香味。一只椭圆形竹

匾 里 摊 晒 着 刚 刚 炒 制 的 新 茶 ，一 芽 两

叶 ，谓 之“ 黄 山 毛 峰 ”。 撮 上 几 芽 闻

闻，清新茶香扑面而来。

走 在 老 街 上 ，可 以 寻 觅 到 徽 派 美

食 ，如 臭 鳜 鱼 、毛 豆 腐 、熏 笋 豆 等 。 不

过 ，我 对 臭 鳜 鱼 这 道 名 菜 实 在 吃 不 习

惯 ，朋 友 倒 是 很 喜 欢 。 街 边 的 墙 角 落

里 ，坐 着 烤 红 薯 的 村 民 。 山 里 的 红 薯

又糯又实，特别香甜。

物 质 之 外 是 精 神 ，据 说 每 年 都 有

上 万 美 院 学 子 背 着 画 夹 到 查 济 来 写

生 ，一 住 数 天 ，流 连 忘 返 。 他 们 坐 在

树 荫 下 、山 道 边 、溪 流 旁 ，尽 情 描 绘 查

济 的 美 。 据 说 这 里 有 个 画 家 村 ，一 些

赚了钱的画家买下老屋加以现代化改

造 ，将 其 打 造 成 山 间 别 墅 ，城 里 生 活

过 腻 了 ，就 到 山 里 来 住 上 十 天 半 月 。

不 过 ，真 要 把 心 沉 在 山 水 之 间 并 非 易

事 ，所 以 ，也 有 一 些 别 墅 挂 出“ 出 售 ”

的招牌。

推窗见山，开门听水，寂寞的风景

到底有几人能阅读欣赏？我只是一个

匆 匆 过 客 ，如 同 这 些 背 着 画 夹 的 美 院

学 子 ，画 板 上 尽 可 以 留 下 情 感 的 线 条

和 沉 思 的 板 块 ，但 真 要 在 这 里 一 住 十

几 年 ，我 有 这 份 耐 心 和 恒 心 吗 ？ 我 能

够 尽 情 地 欣 赏 滴 翠 的 山 水 、胭 脂 般 浓

艳 的 十 里 桃 花 ，撑 开 一 舟 泛 游 于 碧 波

之 上 ，但 还 是 不 能 完 全 走 进 这 诗 意 桃

花 源 。 儿 时 读《桃 花 源 记》，常 常 忽 略

一个字 ，“便舍船 ，从口入 ”的“舍 ”字 ，

今 复 读 之 ，才 深 得“ 舍 ”字 之 妙 ，不 想

舍 不 肯 舍 不 能 舍 不 敢 舍 ，秀 山 丽 水 便

只能擦肩而过了。

擦肩而过的还有三五成群的美院

师 生 ，或 坐 或 蹲 或 站 ，都 在 画 着 心 中

的 皖 南 。 马 头 墙 下 、老 屋 侧 畔 、溪 水

源 头 、林 中 小 径 ，到 处 可 见 他 们 活 泼

的身影。

在 古 村 老 街 上 ，我 还 见 到 一 位 眼

盲 的 老 人 。 他 摸 索 着 编 制 竹 篮 ，满 手

老 茧 ，手 掌 间 绕 着 一 根 长 而 细 的 竹

篾 。 那 竹 篾 柔 软 如 线 ，老 人 看 不 见 ，

却 能 熟 练 地 一 上 一 下 编 织 篮 子 。 墙

上 、地 上 摆 满 了 他 编 的 各 种 竹 篮 ，有

扁 圆 形 的 、腰 鼓 形 的 、长 方 形 的 ，甚 至

还有粽子形的。竹篮外面涂了一层桐

油 ，明 亮 可 鉴 。 老 人 的 竹 篮 出 价 不

高 ，他 说 他 家 就 在 查 济 溪 水 头 ，大 半

辈子靠编扎竹器养家糊口。他不知道

山 外 的 世 界 是 啥 模 样 ，但 他 听 惯 了 查

济 凌 晨 薄 雾 中 的 鸡 鸣 、山 间 潺 潺 的 水

声 和 枝 头 的“ 雀 雀 ”叫 唤 声 ，觉 得 也 挺

好，知足了。

夜宿查济，披衣出门，踩着霜露状

的 月 色 ，在 老 街 上 来 回 走 走 。 几 只 老

猫 在 屋 顶 上 蹿 来 蹿 去 ，互 相 追 逐 ，发

出 婴 儿 啼 哭 般 的“ 哇 呜 哇 呜 ”声 。 一

条 土 黄 色 的 狗 从 老 街 上 跑 过 去 ，看 见

陌生人也不叫唤一声。蘸着月色的溪

水“ 哗 啦 哗 啦 ”流 出 山 外 ，如 同 活 泼 的

山里娃蹦蹦跳跳，笑了一路。

明 天 一 早 我 们 就 要 赶 路 了 ，虽 然

万 般 不 舍 ，终 究 也 得 离 去 。 欧 阳 修

说 ：“ 醉 翁 之 意 不 在 酒 ，在 乎 山 水 之 间

也 。”那 是 一 种 超 然 的 境 界 。 而 此 行

查济，我之意也在山水之间。

春 天 来 了 ，即 便 像 我 这 样 喜 欢 深

居 简 出 的 人 ，也 好 像 听 到 了 春 天 在 大

地 上 的 殷 切 召 唤 。 她 说 ，出 来 走 一 走

呀，你看草青了，树绿了，花开了，到处

春意盎然。

推开窗子，风从南边柔和地吹来，

带 来 温 润 的 气 息 。 即 便 足 不 出 户 ，我

也 能 感 受 到 大 自 然 的 勃 勃 生 机 ，感 受

到桃红柳绿、鸟语花香、草长莺飞的诗

情 画 意 。 虽 然 春 天 充 满 人 间 ，她 的 气

息无处不在，但要真正认识春天、感受

春天，还是应当出门，到野外去。

早 就 听 说 上 犹 有 个 漂 亮 的 村 庄 叫

园 村 ，距 离 赣 州 市 区 只 有 64 公 里 ，约

一 小 时 车 程 ，在 如 今 这 个 普 遍 以 车 代

步 的 时 代 ，可 谓 咫 尺 之 近 。 一 家 五 口

人 ，一 部 车 刚 刚 好 。 在 快 速 路 上 一 番

驰骋，城市的高楼大厦、车水马龙很快

就被抛在了车后，代之以青山绿水、田

畴碧野，无不赏心悦目。

到了园村，迫不及待打开车门，跳

下车，让满目葱茏的草木、庄稼扑进眼

帘 ，让 清 新 的 空 气 灌 进 肺 腑 、荡 涤 心

扉，顿觉神清气爽。

春 天 无 处 不 美 ，但 园 村 的 春 天 尤

其美。我们沿着平坦、宽阔、洁净的乡

间道路，一边慢慢行走，一边随意欣赏

春 天 在 草 木 、庄 稼 、流 水 、群 山 上 呈 现

的 万 种 风 情 。 山 风 扑 面 而 来 ，带 来 一

股透体的清凉。它来自莽莽苍苍的群

山，来自郁郁葱葱的山林，饱含着山林

的气息，还有一股山花的芬芳，沁人心

脾 。 春 天 湿 气 重 ，园 村 的 后 山 云 雾 缭

绕，高耸的山头苍翠欲滴，在飘浮的云

雾里若隐若现，清丽、空灵而婉约。

园 村 很 美 ，令 人 心 醉 神 迷 的 景 色

很 多 。 概 括 起 来 ，园 村 的 美 ，美 在 绿 、

红、黑三色：绿是自然，红是独特，黑是

古风。

园村的绿浩浩荡荡、铺天盖地，绿

在群山，绿在田畴，绿在池塘、流水，绿

在 乡 村 小 道 旁 ，绿 在 一 个 个 农 家 小 院

里 。 这 片 绿 ，是 广 袤 的 大 自 然 的 一 部

分，是无处不在的春天的一部分，是新

时代“绿水青山”的一个缩影。它带给

我 的 感 觉 是 故 乡 ，是 家 园 ，是 热 土 ，是

乡愁，能安抚浮躁，能慰藉心灵。伫立

园村，感觉呼吸、脉搏、心跳都染绿了。

来 到 园 村 ，千 万 不 能 忽 略 了 它 的

“ 红 ”。 那 抹 红 明 艳 、显 眼 、新 奇 ，能 让

男 女 老 少 都 怦 然 心 动 ，那 就 是 独 特 的

上犹森林小火车。它来自绿荫森森的

丛 林 ，又 像 来 自 遍 布 神 奇 的 童 话 世

界 。 它 高 昂 的 车 头 被 漆 成 亮 眼 的 红

色 ，简 直 就 是 大 自 然 里 一 张 醒 目 的 名

片 ，是 独 属 于 园 村 的 一 抹 色 彩 。 带 着

激动、好奇与憧憬，走进那特有的小巧

玲珑的车厢，坐在简朴、原汁原味的木

质 座 位 上 。 随 着 车 头 发 出 高 亢 、悠 长

的汽笛声，火车缓缓启动，沿着狭窄的

铁轨徐徐前行。轮轨叩击发出的铿然

声响萦绕耳畔、震荡心扉，窗外是缓缓

移 动 的 山 林 、茶 园 、田 畴 、溪 流 、农 舍 ，

是 一 幅 不 断 变 幻 的 画 卷 ，令 人 心 驰 神

往。是的，这是开往春天的小火车。

园 村 的“ 黑 ”也 是 一 份 独 特 的 色

彩 ，它 来 自 古 色 古 香 的 客 家 门 楣 。“ 清

白传家”“苏湖流芳”“相国遗风”“三省

传 家 ”“ 紫 荆 流 芳 ”“ 义 门 传 家 ”…… 一

块块制作精美的牌匾融语言、书法、传

统建筑、雕刻艺术于一体，展示了园村

独特的客家文化魅力。

在园村看了“绿”，坐了“红”，赏了

“ 黑 ”，心 满 意 足 后 ，走 进 一 家 农 家 乐 ，

点 上 几 个 农 家 菜 ，在 客 家 人 的 热 情 与

淳朴中，感受春天的另一种气息。


